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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
“聊你父亲的事，你会介意吗？”记者问。
“可以啊，我父亲在我心里就是个传奇，不需要绕过他。”阮奔

答。
此次采访，记者带着不安直奔最敏感的话题，只怕阮奔会要求

“就不聊这个了吧”。但事实上，只有我们以为这个年仅24虚岁的人
还是个脆弱的孩子，他早已把自己当成一名时时刻刻都在战场上战
斗的男人。

阮奔说，在父亲离开之前他最重要的身份是：阮建华的儿子。但
在父亲离开后，他不得不承担起父亲曾经面对的一切，即便他目前的
能力根本无法企及父亲。

阮奔：
24岁上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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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就在那，我必须上

在父亲离开之前，阮奔
都干了些什么？
全国书法金奖、四国军棋全国

冠军、新概念作文比赛全国二等奖、乒
乓球比赛台州市冠军、小提琴考过级

……写到这里，相信许多 24岁的同龄人
都会赞叹一番了。但阮奔说，之前他最重

要的身份只有一个———阮建华的儿子。
有一件事阮奔和父亲是高度统一的。阮

奔在新加坡管理学院读了三年的大专，按照原
先的计划，他读的是“3+2”，这意味着他原本该

去英国继续读书 2年，但阮奔没有去。这是阮建
华允许的，因为他也觉得一味追求学历并没有太

多意义，阮奔始终都是他唯一的继承人。
也正因为这样的决定，使得阮奔争取到近两年

时间跟在父亲身旁，得以提前进入他所创造的王国。
“如果父亲离开的时候，我仍然在英国读书，那么我将
更加措手不及，一点缓冲期都没有。”如今的阮奔非常
感谢这个父子俩共同作出的决定，“这使得我现在做一
些决定的时候，在直觉上与父亲非常相似。”

但谁都没有料到事情的风云突变。即便跟在父亲身
边的那段时间，阮奔的生活更接近旁人对“富二代”的既
定看法：“父亲也要求我跟他出席一些应酬，接触公司里
的一些业务，但那时我还有很多属于自己的时间，常常和
朋友去打打球之类的。”但现在已经不能用诸如“富二代”
这类字眼去形容阮奔，他会直接要求你把中间的“二”字
去掉，“‘富’ 是某种意义上的负担或负累，责任就摆在
那。”

四国军棋早就不知道被收到哪个角落去了，也很久没
有换上战衣打过篮球之类的，阮奔如今留给自己的唯一业
余爱好是乒乓球，但这也不是纯粹的，暂且不说时不时有
事情穿插进来，陪他打球的很多都是能够陪他探讨业务
的长者。

虽然没有激烈的表达，但阮奔还是不经意地说过
这样一句话：“不喜欢我现在的角色”。采访之前

刚刚从北京回来，年前得去拜访一些客户。因为在湖南有
矿山，阮奔必须飞到湖南长沙，接着飞到怀化，然后乘坐 5
个小时的汽车赶到麻阳的矿山，那里的山路不是他喜欢
的。“我不喜欢出差，但出差却是必须的。”就是因为不喜
欢，所以阮奔常常是当天出差当天就赶回路桥。

阮奔极其佩服父亲，在他印象里，父亲生前常常有应
酬，回家往往是凌晨三四点，但不管喝多少酒，即便吐得一
塌糊涂，第二天会照样出现在办公室。“在我看来，这样的
生活品质是很低的，你也可以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但现在“身在江湖”的是阮奔，也要常常应酬，终于体会到
酒满到喉结处，却不得不再咽下一口的生活。

说到底，1989年出生的阮奔毕竟年龄只有 24岁，他也
还有这个年纪的人的“通病”，比如习惯性晚睡，即便没有
应酬，也会在电脑前坐到凌晨 1点。但陪伴父亲驰骋沙场
的叔叔们都懂得“早起的鸟儿有虫吃”的道理，他们喜欢
早上 8点开会。就算是 7点开会，阮奔也得起来准时出现
不是吗？他是 13家公司的法人代表，每天都有一大堆文件
等着他签字。

或许有太多人想问阮奔，这段时间下来你就没碰到什
么过不去的坎吗？阮奔是这样回答的：“没有一件事是简单
的。”父亲刚刚过世时，面临法人资格变更的事，为此他们
交了很多的税，导致现金流出现问题。阮奔说，现在的他有
一点比父亲当时的压力还要大。“妈妈、爷爷、奶奶都放弃
了遗产继承权，所有都集中在我一人身上了，这意味着我
肩上的担子比父亲还要重。”阮奔知道，这是因为家里人
爱他，但爱同样赋予了他期待。

阮奔说，他时常会想起父亲，其实他自知父亲意外离世
这件事在他心里留下了阴影。记者问他，你最想做什么事？
阮奔回答：“我最想生个儿子。”那是因为，他已经开始思考
生命的无常。有些话无法表达，有些答案就在那里。

阮奔的答案是，人生不一定有选择的权利，对他来说，
战场已经在那了，他只能像个战士一样去战斗，像他父亲
曾经做过的那样，尽全力去照顾身边每一个人。幸好，他父
亲为他撑起的那片天还在，那就是他的母亲，以及每一位
天天陪伴他的叔叔。

吾父阮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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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一个不幸的消息在路桥这座小城里悄悄“蔓延”：身
在千岛湖的阮建华意外走了。人们惊奇、愕然、不解、寻求答案，都在问为什么。

但当时在上海的阮奔除了悲痛之外，还来不及感受更多，甚至带着几分迷糊直
奔千岛湖。“在我印象里，父亲从来没有生过病，他一直都很强壮，从未展示出脆弱
的一面，怎么会突然心脏不好呢？”至今，阮奔清晰记得事发后的那

?

天，天昏地暗。
阮奔说，他和父亲的感情不像一般的父子，更像朋友。“他晚上在外面应酬，很晚

才回到家里，都会来我的房间，亲我一下。”这种感觉，于阮奔来说，太珍贵了。
出事之前，阮建华刚刚从厦门回来，没来得及好好休息就赶去了千岛湖，中午饮

酒，未能安排出午休的时间。“我反复在想这件事，如果这中间少发生一件事，我父亲
就不会那么累了，或许就不会发生这件事了。”阮奔说，常年奔波的父亲其实还是心
累。

五十知天命，阮建华走的时候年仅
@>

岁，这样的陨落让太多人嘘唏。路桥很多人
知道且了解阮建华，但从未有人站在儿子的角度去了解过他，只有也只能是阮奔这样
做过。

阮奔说，爷爷以前是放牛的，家里条件极差，父亲是属于白手起家。阮建华在
5?

岁那年，成为金清塘厂一名擦烟囱的泥水工，但这丝毫没有掩盖掉他的聪明与气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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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出头时，阮建华从上海拉了些“废铜烂铁”到台州卖，完成了第一笔资本积累。后
来，阮建华的兄弟当兵回来了，两人联手创办了塑料厂，善于沟通和交际的阮建华主
要负责对外承接业务。事业蒸蒸日上的同时，阮建华也建立起一支数十多人的核心
团队，而这些人如今依然是“阮式产业”的主心骨，在阮建华走后扶持着阮奔。

即便是阮奔，或许也无法像自己的母亲一样了解自己的父亲。“当时我妈要
和我爸在一起，遭到家里人反对，他们还私奔出去。”阮奔说，他之前的名字是
阮忆多，“就是因为他们私奔到黄山的天多峰那里，承诺要一辈子在一起，
才给我取了这样的名字。”

爱是把双刃剑。因为相爱，阮奔的父母携手并进，创造了路桥的
一个传奇，他们家显然是路桥第一批创业者的领先者之一。但也
同样因为这个“爱”字，阮奔觉得母亲吃了太多苦，承受了太多
他人无法承受的艰难。

“你相信吗，我母亲在父亲去世的时候，已经把自己
的坟墓都建好了，就和我父亲一起。”在阮奔看来，母亲
已经“一无所有”，她把爱给了死去的父亲，把所有的
财产都毫无保留地给了儿子。

如今，母亲的膝盖不好，这也是父亲“留”给她
的。“父亲去世后每次做法事，我妈和我奶奶都
是一直跪一直拜，凌晨三点一直跪到晚上七八
点，连着七七四十九天都没有沾过荤。”较之
于父亲在事业上的闯劲，阮奔更佩服母亲的
韧劲，“他们都是带着一股狠劲要活得好一
点，我的血液里也带着这股狠劲吧”。

“我父亲这辈子就没松懈过，一直都
在拼，想把家里人、身边人都照顾好。”
阮奔直言，父亲在世时，并没有太多时
间留在家里，“老话都说 ‘五十知天
命’，我父亲就要到知天命的年纪
了，却发生这样的事。”

阮奔身高
5

米
A<

，带着一副
时尚的黑框眼镜，他带着一股劲
在讲自己的父亲。“或许我怎么奋
斗都比不过我的父亲，他已经是
一个传奇，而我顶多奋斗成为一
名英雄吧，为这事我愿意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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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这个年轻的男人，既伤感又
心怀未来。回到阮建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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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此时的阮奔显然拥有太多，但对
此阮奔并不过于乐观：“怎么说
呢，我爸这代人都是吃苦长大
的，而我，顶多看着他吃苦，却没
有真正尝过苦的味道。”之所以
这样说，或许正因为阮奔已经认
识到，对于一个男人来说，苦是
历练，是成熟的必要催化剂。

□本报记者 庄向娟 文/摄


